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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河湖之演变
———以赣抚河口平原为中心

晏雪平
(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河流与湖泊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中尤以赣抚河口平原河湖演变最具代表性。
该时期，河口平原境内之赣江、抚河泥沙淤积速度加快，水位上升、排水不畅。影响所及，河口平原境内之大小
河港、湖泊亦逐渐淤塞，水旱灾害加剧。河口平原境内众多湖泊亦淤塞的同时，青岚湖、军山湖却在呈扩张态
势，对沿湖地区造成严重侵蚀。更甚者，鄱阳湖本身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总体上呈西淤东扩的趋势。缘此，
赣抚河口平原水旱灾害加剧，并对水利事业、农业生产形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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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Ｒivers and Lakes in Poyang Lake
Ｒ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 Xueping
(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Ｒivers and lakes of Poyang Lake region changed complicatedl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f which the changes of the rivers and lakes around the Estuary of the Gan － Fu Plain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 this period，such circumstances about rivers and lakes arose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stuary Plain as silting up，the rise of the water level，poor drainage，etc．，and the re-
lated river ports and lakes became gradually silted up，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aggravated． At
the same time，Qinglan Lake and Junshan Lake were expanding，which caused serious erosion to the
Lake Area． Furthermore，Poyang Lake itself changed complicatedly，the general trend was that the
western Lake was silted up，the eastern Lake was expanded． Accordingly，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
ter in the Estuary Plain of Gan and Fu Ｒiver aggravated，an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stuary Plain of Gan and Fu Ｒivers; change of rivers
and lakes

鄱阳湖南滨为赣抚河口平原，主要包括江西南昌、新建、进贤三县。相对而言，该区域地势低衍，只
有赣江西岸的西山地势稍高。( 注:方志上将流经赣抚河口平原境内之赣江称之为“章江”，下文中出现
的章江皆指“赣江”。) 赣江、抚河贯穿平原汇入鄱阳湖，河汊、湖泊众多，“号称泽国”。［1］( 卷2，P11) 长期以



来，学术界对于江西或鄱阳湖区的环境变迁的长时段历史有所关注，但对于距今较近的明清时期鄱阳湖

区自然环境特别是河湖演变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例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着重于整个鄱
阳湖体在历史时期的形成与变化情况，对于明清时期湖区的各条河流及中小湖泊之变迁则没有过多着

笔。但是，鄱阳湖环境之变迁与湖区河流及中小湖泊关系匪浅，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其他论文如《江西
历史上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概述历史上整个江西的生态环境变迁，对于湖区水文状况
的变动亦未过多涉及。［2］而且，赣抚河口平原既是鄱阳湖区最重要的冲积平原之一，又是赣北最为重要
的农业区之一，地位重要。深入研究明清时期赣抚河口平原的自然环境、水文变化，不仅可以加强此前
薄弱环节，亦可加深对于当地水旱灾害成因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一、相关河流的水文特征及其变迁
赣抚河口平原主要河流包括赣江与抚河，即方志所谓之“西大河”与“东大河”。同时，南昌县境内

东、西河之间的众多河港、湖泊，纵横交错，联接东西二河，形成了典型的河湖景观。赣江从象牙潭合筠
河( 即今锦江) 之水流入南昌境内，过市汊而达府城西南，河面渐趋开阔，水流减缓，绕南昌城西至扬子

洲开始分流，形成赣江西支、北支、中支及南支，而入鄱阳湖。［3］( 卷1，P37)北支为赣江主泓。抚河由中洲流
入南昌、进贤县界，南昌县东南大小支流大部分汇入此河。［3］( 卷1，P39)地方志记载: “南昌……东南一带稍
仰，而遇东西两水并发汜滥，冲决为害亦大，且田亩多而水泉少，旱则干焉。”［3］( 卷3，P1)此区是为河口平原
之“岗地”，地势稍高。大多河港都面临淤塞的问题。
历史时期，赣抚河口平原河湖变化较大，主要表现为泥沙淤积、水位上升、河流改道等。
1．泥沙淤积
赣江流经河口平原，不仅河道分汊极多，不同河段在明清时期又发生了不同变化。市汊至扬子洲河

段为章江上游，西绕府城而北流。该河段流经地区地势平衍，水速减缓，赣江中上游所挟带之泥沙在此
大量沉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众多的洲滩，阻塞了水道。此类洲滩计有蓼洲、黄牛洲、吴家洲、滕
家洲、郭家洲、杨家洲、新填( 添) 洲、凤凰洲、官洲、南浦等。且这些洲滩在水流与泥沙的作用下，经常发
生变化。例如凤凰洲，县志记载:“凤凰洲在章江中，自章江门处横亘，经夕佳楼抵石头口，如凤翼，然今
移至阳山、洑象山下。”［4］( 卷6，P10)可见凤凰洲的扩张实为水流侵蚀冲击与泥沙堆积所致。
南昌城北之铁线港，即现在的赣江南支。此河绕南昌城北而东流，由杨家圩入鄱阳湖。明清时期，

该河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此河流域是南昌县重要的农业区，两岸圩堤众多，上承章江，中汇青山、蚬子二
湖，下合抚河，这些水流均以泥沙量大为特点，加速了河道淤塞。此外铁线港上游之“龙沙”不断扩张，
进一步加剧了该河的淤塞。
历史时期，龙沙逐渐扩张，对南昌城及铁线港均及南昌城排水均形成很大威胁。南昌城“九津”排

水系统创置于唐代观察使韦丹，用于排泄城内积水。城北德胜门外有“稽疑津”( 九津之一) ，正与龙沙
相邻。唐人能于此开津泄水，可见当时的城濠与龙沙相距还较远，受龙沙影响不大。但是到了南宋绍兴
六年，李纲任江西制置使时，南昌城北面的龙沙已经日益压迫城垣。为此，李纲“以城北岁壅江沙，遂横
截东北隅入三里许，广丰、北郭、广恩、故丰四门废，凡十二门。”［5］( 卷16，P2) 其威胁暂时缓解，只是好景不
长。明初，南昌城北，龙沙之南有豫章台，志载:“龙沙之南为豫章台，明太祖破陈友谅驻跸南昌，筑台而
朝父老于此。”［5］( 卷16，P5)明太祖选择豫章台朝见父老，可能是此地乃地势高耸所在。龙沙的扩张则是造
成此地地势高耸的最重要因素。史料记载，此台在明初为飞沙所侵，明初况志宁有诗为证: “城阴零落
豫章台，平地晴沙卷雪来。”［5］( 卷16，P5) 此外，明初有龙光寺，又称龙沙寺，史载: “白沙过城之处有龙光
寺”。［3］( 卷3，P19)据此可知，龙沙又一次压城最晚当在明初。从李纲迁城到明初龙沙再次压城，前后二百余
年，此沙扩张之过程非常明显。清代更甚，龙沙已经压城而过，整个德胜门外的城濠已经完全废弃，道光
年间布政使怡良修治南昌豫章沟时曾言: “又德胜、永和两门之间有龙沙日益逼城，俗有白沙飞过城之
名，濠至此而塞断。”［3］( 卷3，P18)龙沙的日益扩张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铁线港的泥沙淤积的速度。
清人对于铁线港的泥沙曾有描述，徐铨《下富有圩揭要》有云:“……制水者土，兹则徧地多沙，无土

可取，故每次岁修虽极力修筑甚坚且固，一遇春涨即为倾削，虽有木桩篾簟，皆以松动而归于无有，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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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难者一也。圩之对岸多洲，河之中流多滩，迩来洲与滩日见其增，彼有所增则此有所损，而丁公庙之对
岸洲，陈家塘之猪婆滩为患尤烈，此其所难者二也。”［3］( 卷3，P24)下富有圩附近多为泥沙，导致筑圩无土可
取。河中洲滩随着泥沙的淤积也日益增大，阻塞水道。
明清时期，黄溪渡以下诸赣江河段流经鄱阳湖西南，该处地势更趋平衍，泥沙淤积也日益严重。扬

子洲位于此段河流上游，为沙洲，历史时期淤积了大量泥沙。该洲形胜颇佳，明万历年间曾于此修筑江
天阁，但是却遇到了“沙洲沮洳，石塔难载”的困难，于是“筑土成基，高一丈，横阔十八丈，直深十六丈，
周遭用石甃砌建。”［5］( 卷77，P29)扬子洲之沙碛可以部分说明当地河流含沙量大、泥沙淤积。该地区圩堤的
修筑也受到沙质影响，黄溪渡之下有余家塘圩、黄泥圩、双坑圩、万家塘圩、王甫港圩和四十八圩，此六圩
相为表里。地方志记载:“豫章北陬遡黄溪渡而下，巨浸衍为平沙，非三壤故疆，生齿日繁则与水竞利，
夺而成壤。”［6］( 卷3，P30)黄溪渡以下为沙地平原，圩堤屡修屡塌。万历年间在堵黄泥、双坑等圩决口时就以
“黄河卷埽法”来克服遍地沙壤、圩堤难筑的问题。［6］( 卷3，P30)

抚河河道也在明清时期也逐渐淤塞，很多河段在枯水季节断流，无法通舟，据同治《进贤县志》记
载:“水路……又自泾口下白沙湖向西北至八字脑，西至杨家滩，合徐汊达于省城，若水落则不可行”。
又:“水路……向南折西过乌龟砦，至赵家圩向西南到徐汊，历稠口向西折南至七里街，以达于省城，若
水落不通舟。”［7］( 卷1，P10)

南昌县东南诸河港支流蔓延，夹于赣抚赣抚二河之间，并与二河相通。诸河港受抚河及赣江水涨落
影响明显，具有分洪的作用。方志有议论云: “东南诸支河通省者宜开宜浚，通西河者忌塞，盖东河水
涨，小港不能纳，不得不借西河以泻，此天地自然之势也。”［7］( 卷1，P10)但是明清时期，诸河港逐渐淤塞，水
道不时堵塞。乾隆年间的地方志记载:“两河皆自南趋北，西河先绕城后归湖，东河后归湖不绕城，绕城
者乃万舍满滩两支河，原出箭江口最曲最秀，然河腹浅隘，水不时通。”［8］( 卷4，P8) 河道淤塞致其分洪功能
大打折扣，灾害日益频繁。明清时期，当地人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兴利除害。例如，万公堤，坐落南昌
县五十八都合熂南北，明太常卿万思谦捐筑，“甃石闸三座以时瀦泻，百余年来坍塌殆尽，所存者形迹
耳。堤内田禾无岁不有水患，乡人苦之。”［3］( 卷3，P52)此处恃堤以为命，无堤则“无岁不有水患”。此外，同
治年间修筑的富仓圩也与此类似，刘于浔在《修筑富仓圩记》有云:“谓是东滨抚建大河，西接袁瑞尾闾，
南顶吉赣之冲，北苦下流之滞，形如圆釜，四面受敌……又处西乡下游，田身低埒河底，道光初年以来，官
修民修不一而足，凡冬筑之土一经春夏之涨便为乌有，此其所以久无成效也。”［3］( 卷3，P82)河道的淤塞导致
此处田地低于河床，“形如圆釜”，圩堤屡修屡塌，其受水灾的威胁可想而知。且该处由于地势低洼，“四
面距河，非舟行不能运土。”［3］( 卷3，P82)修圩难度亦大。明清时期，此区修筑的系列水利工程，但效果却不
尽人意，圩堤屡修屡圮，修堤成本也高，这与该区河道淤塞关系匪浅。

2．水位上升
泥沙淤积的逐渐加剧必然导致河流河床的抬升，水位上涨。赣江市汊至扬子河段西饶南昌城，该河

河床抬升，水位逐年上升，对沿河岸的南昌城造成了很大威胁。南昌府城创建于汉初，濒江而筑。汉代，
太守张躬筑南塘堤对章江进行防遏。［9］( 证今一，P6)迄至唐代，江南西路观察使韦丹在大规模整治南昌城水
利时也对此堤进行了修复。［9］( 证今一，P6)宋代，由于赣江对南昌城的进一步侵蚀，知州赵概增筑了二百丈石
堤，名章江堤。［8］( 卷5，P2)而至元末，陈友谅攻南昌城，建巨舟登城，可见此时赣江已经非常迫近于城池。
1362 年，朱文正“以城西面滨江，不利守御，改筑移入去江三十步，展东南二里许，视旧城杀五之
一。”［1］( 卷3，P2)朱文正在明初内迁西城三十余步，冀与赣江拉开一段距离，防止巨舟直接登城。但是到了
明代中期，据地方志记载:“章江堤……明成化间巡视大理卿夏时正因江水齿岸迫于城濠，伐石修砌未
竟。”［8］( 卷2，P2)从明初到成化年间不过百余年，章江又迫于城濠了，水位的上升非常明显。弘治年间，知
府祝瀚修成了北起龙兴观，南至南浦桥的祝公堤，以遏赣江。嘉靖年间，德胜门外还修有周公堤，以防障
赣江，“周公堤在府城北德胜门外，嘉靖四十二年巡抚周相因江水冲没民居，括所属锾金伐石砌岸，民德
之。”［10］( 卷15，P5)南昌城西迤北堤岸工程趋于完善。此外，城西之“水关桥”自汉代以来就是南昌城排水的
主要通道，但由于赣江水位的上升，此处排水逐渐困难。至明中叶起已经开始逐渐废弃，城内之水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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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沟由城东北经由蚬子湖、青山湖排出。这正是迫于章江水位上升、江水倒灌入城而做的改变。①

3．河流改道
明清时期，上述赣江市汊至扬子洲河段由于水位上升、泥沙淤积致使排水不畅，河水无处宣泄，从而

冲出了一条新的河道，即方志上所言之“螺蛳港”，此河的形成导致章江水对于南昌市汊一带的倒灌，引
发洪灾。乾隆时陈弘谋在《修螺蛳港垱檄》中对此河之形成过程与原因进行了分析: “……而南螺蛳港
源系通行旱路，向止小沟并非江水正流，因沟内地势深洼，江水冲决遂成河形，会入抚河。地势较高不能
畅流而南，故江水一入螺蛳港至风雨亭即倒漾，而南决富仓安乐两圩直抵市汊一带，日久不消，俱被淹

没，是赣江以西抚河以东一带十余邨每年受患皆螺蛳港决口之故。”［11］( 卷14，P11)文中提到，螺蛳港乃赣江
支流决口成河，其主要原因是该河段及其下流河床的抬升，水流不畅，洪水爆发，导致决口成河。螺蛳港
虽河面宽阔，但泥沙淤积却非常严重，“其中深者不过一二处，皆浅沙”。［11］( 卷14，P11)螺蛳港向南倒灌抚河
支港，但由于抚河支港地势稍高，于是又倒灌于市汊一带，酿成洪灾。乾隆年间，巡抚陈宏谋于此修筑螺
蛳港垱，欲堵此支河，但由于章江自身排水不畅，迫水南流，堤垱屡修屡圮。乾隆七年，于港口建筑堤垱，
但未修竣就被冲塌;八年再筑，“动用公项银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两有奇，”终于修成; ［8］( 卷5，P2 － 3)九年，赣江

洪水，该堤又被冲塌，“乃议于石坝之外更筑草坝，石坝横亘二十八丈，高一丈九尺，底宽十丈，面宽三
丈，草坝长二十丈二尺五寸，高二丈四尺五寸，底面俱宽八丈，共计银三千六百九十二两零。”［8］( 卷5，P2 － 3)

该垱前后修筑费用已超过一万五千余两。嘉庆十四年，此堤再一次被冲塌，江西巡抚先福奏云: “……
嘉庆十四年正月初五至初八等日，狂风骤雨，山水陡涨，该洲堤岸冲卸，风水相激，坍倒仓廒二十

间。”［12］( P581)该河段的河流改道以及圩堤的屡修屡塌，根本原因是章江泥沙淤积及水位的抬升。
抚河河道也发生过较大变化。从《水经注》记载:“旴水( 笔者按:抚河) 出南城县，西北流迳南昌县

南，西注赣水”，可见抚河在郦道元所处的时代是由南昌县南流入赣江的。明清时期，此河主泓已经不
入赣江而直接汇入鄱阳湖，只是从万家夹分出的一支流从满滩、万舍入赣江。明清时期抚河河道也发生
过小范围的变动。青岚湖本与抚河相通，但清代方志记载: “青岚湖，二十八都，与河通，格于垱，止不
流。”［3］( 卷1，P42)抚河还有旧河与新河之分，“大河由东行八里至罗舍渡分为二，北行十五里至柘林，复由北
而东十五里至八字脑进贤界，东行五里至令天洲。旧大河今塞，春夏乃通。”［3］( 卷1，P39)大河为洲所阻，另
分一支至梓林经泾口才与新大河合流。清同治年间，令天洲修有圩长 2223 余丈，宽 66 尺，高 7 尺的得
收圩，作为防水之用，但其对于抚河旧河道的阻滞作用也非常之大。［3］( 卷1，P43)

总之，河口平原地势平衍，其平原的坡度小于 1°，而岗地坡度则在 1 ～ 10°间。［13］( P55) 境内河流水速
减缓，其所挟之泥沙于该地区沉积，造成众多河港淤塞，甚至发生河流改道。且当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年内降水量分布不均，旱时河束如带;涝时一片汪洋，排水不畅，酿成洪涝灾害。

二、大小湖泊的特征及其变迁
河口平原除河港纵横外，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湖泊之大者有青岚、军山诸湖，小者则有南昌之东湖、

瑶湖、青山湖及新建之黄白湖等。各类湖泊特点不同，变化不一。
1．河成湖
此区河成湖枯水季节成河相，而洪水季节成湖相，大多由季节性的水涨与水落所造成。农人一般会

于河口狭窄处筑闸蓄水，以时启闭。该种湖泊比较容易受泥沙淤积、人为垦殖的破坏，引发水旱灾害。
南昌县东南的乌土溪，虽以溪名，实为比较典型的河成湖，该湖位于抚河与章江之间的平原上，地势

稍高，人们于乌土溪河口筑闸，蓄水成湖用于周边地区的灌溉，明代嘉靖年间便能灌溉田亩万石。明人
邹守益《增修乌土溪闸记》记载:“溪在县五十五都，延袤数里许，东西界于山，南北有堤有闸，潴蓄水利，
荫田万石。……岁纳溪课取鱼虾、莲藕以输河泊，……比年封殖决堤，而葘畲之禾则大槁植
也。”［14］( 卷29，P30)乌土溪本为南昌东南地区的小河港，但以其北筑闸蓄水以灌溉而成湖相。但此湖在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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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由于闸门倾圮、农人占湖为田，使其蓄水功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万历年间，地方重修此闸，“毁溪
田”，确保乌土溪的顺利蓄水。［14］( 卷29，P30)

实际上这种修筑堤闸蓄水而成的河成湖在河口平原是普遍存在的，比较重要的就有赣江南支的青

山闸、沋口闸、牛尾闸，南昌东南地区中洲境内的木梓土含，流澜三横附近的三洞圩石闸。此类湖泊对于
汛期的分洪，旱期的灌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也日益遭受泥沙淤积、居民占垦湖田的影响，致使其
蓄水能力越来越小。

2．外流湖
此区外流湖一般为天然形成，或旁傍群山，山洪倾泄而积水成湖;或为附近诸小河港汇聚成湖，大多

有一个或多个水口与大河或大湖相连，最终流入鄱阳湖。此类湖泊汛期吸纳附近之水防止水流漫溢，或
者接受大江与大湖之水倒灌。汛期具有分洪功能，旱期则蓄水灌溉。新建县南七十里之处的黄白湖就
是比较典型的外流湖。明代万历年间喻均的《黄白湖田则碑记》对此湖的情形有详细的介绍:

余邑忠孝乡有黄白湖……湖去江差远，而水与江通，江涨则逆流，而注于湖，又仰受西山招
山方数十百里溪涧之水，而障以龙王冈诸土山，湖故浅与田相埒，大都田皆故湖也。春夏之交
霖雨为政，则诸溪涧之水下与江涨合，弥漫浩渺汇为一壑。涉秋向冬则迤逦平原，溪如线而湖
如珪，骤履其地者是不复辨其为水乡矣。而土复硗薄不宜谷，下价往往鬻而莫售……即涝禾固
蒙害，而迫诸土山，田所受皆黄，于生其硗再种则收转薄，即旱则桔槔亡所施，禾且立槁，而水不

潴，罕鱼虾之饶。［5］( 卷79，P29)

此湖乃是西山之招山及附近的龙王冈、土山之众溪涧之水汇而成湖，与章江相通，江涨时会出现江
水倒流现象。应该说该湖起到了很好的蓄洪、分洪作用。但此湖为季节性湖泊，汛期“春夏之交霖雨为
政，则诸溪涧之水下与江涨合，弥漫浩渺汇为一壑。”而枯水季节则“迤逦平原，溪如线而湖如珪，骤履其
地者是不复辨其为水乡矣。”与上文所述之河成湖一致。作为季节性湖泊，也比较容易遭受泥沙淤积及
农人占垦，“湖故浅与田相埒，大都田皆故湖也”，原因是上流之土山与招山的泥沙为水所冲而入湖，湖
床不断淤浅。湖床的淤浅使其蓄水量大减，不仅造成汛期蓄洪能力减少，造成洪水泛滥，且使当地旱季
灌溉为艰。上述记载为明代万历年间事，此时南昌西面之西山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此时泥沙量应该还不
大。但至清代，随着西山植被的破坏，此湖面临淤塞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清人谈嵘就曾对西山之环境
变迁有过议论:“曩日，西山竹木丛箐，薪蒸茂密，流清溪豁，坦然入江，霖雨经旬平田不涨，涨亦易消，自
近年以来林残石出，进有开垦居人，率规小利租与棚民，用殖藷、麦、菽、粟、膏、梁之类，处处皆有，因而土
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屋立溃，溪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洲沙暴

长。”［5］( 卷81，P31)而西山之水也入黄白湖，可以想见黄白湖之淤塞在清代几乎不可逆转。
3．连鄱湖
所谓“连鄱湖”即是与鄱阳湖相连接的中小湖泊，是一个中转性的水流汇合点，属典型的“吞吐型”

湖泊，本质上亦属于外流湖。赣抚河口平原位于鄱阳湖区南部，该区连鄱湖也不在少数，其中较为重要
的当数进贤县、南昌县境内的军山湖、青岚湖、白沙湖。此三湖合上流院泽、池陂、钟陵、清溪诸水而北注
于鄱阳湖，又称“三阳水”。明清时期该三湖湖面广宽，容水量大。道光年间，青岚湖，“县西北四十里，
自下八都英山至二十六都浦渡，长六十余里。”军山湖，“邑治北，延袤五十余里。”而白沙湖，“县西北八
十里在三十都，与南昌之大小沙相连，延袤二十余里，冬则多涸。”［15］( 卷3，P18)明清时期上述三湖变化情况
不一。
白沙湖于其与南昌大小沙相连，淤塞亦较快。康熙年间，县志记载: “白沙湖，与南昌之大沙湖、小

沙湖相连，延袤四十余里，冬则多涸。”［17］( 卷2，P27)而上述道光年间的记载该湖“延袤二十余里”，从康熙到
道光百余年，该湖湖面缩小了一半以上，泥沙淤塞相当严重。
但是与上述遭遇泥沙淤塞而萎缩的湖泊不同，军山湖与青岚湖在明清时期反而有所扩展。嘉靖

《进贤县志》记载:“军山湖，在邑治北崇信乡。”［17］( 卷1，P7) 当时崇信乡包括 15 － 23 都。［17］( 卷1，P4 － 7) 而据同

治《进贤县志》记载:“军山湖，县北四十里在九都之东，二十三都之西。”［7］( 卷2，P27)同治时期，崇信乡亦只
包括 15 － 23 都，与嘉靖年间相同。而此时的军山湖已经处于“九都之东”，已经超出了崇信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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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山湖在明清时期有一个剧烈的扩展过程当是事实。清末《进贤县乡土志·图说》乃时人实地考察后
写成，对于当时进贤县的环境状况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当地二十五都由于受湖水侵蚀而并入二十四都，
“二十四五都，地出县治北门，在二十三都之北，山来水去倶与二十三都同，……该本两都，五( 笔者按:
二十五都) 以水浸地狭，( 如牛头迤北一带初必有村，后乃注为湖耳) 而始归并于四( 笔者按:二十四都)

也。”［18］( 图说，二十四五都)原本分为两都的二十四、二十五都，至清末由于湖水侵蚀，而并为一都。军山湖在明
清时期不仅湖面扩展，其水位也有上升，史载:“二十六都，地跨军沙湖口，……县治舟行下行必经此，风
浪澎湃，水土凶恶，上半土人谓之十殿阎王，盖言险也。……最上水心一点谓之侯山( 初大十余亩，上有
寺，以事废，今数亩在矣) ，侯之言堠又言喉也，洞阳、武阳诸浸于此。”［18］( 图说，二十六都)“侯山”位于军山湖
之中，初大十余亩，而到清未只有数亩，其水位之上升非常明显。
青岚湖在明清时期也经历了扩展过程。《读史方舆纪要》记南昌府进贤县:“《志》云县境之水，二湖

( 军山、日月) 最大，而总归于鄱阳湖。”［19］( 卷84，P15)众所周知，青岚湖在清代乃是仅次于军山的大湖泊，此
处只讲军山、日月而不讲青岚，与常理不合。此志书所记载的情况显然与后世的情况不同。据此可推
断，此时青岚湖还没有形成或者其规模还比较小。然而此种情况在什么时候得以改变呢? 顾祖禹生活
的年代是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写作此书的年代在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八年之间，也就是说其所引的志

书最晚当在康熙十八年以前。而修成于康熙十二年的《进贤县志》记载:“进贤县以鄱阳湖为水之统会，
秀在常湖九曲，而水之经则曰三阳，合各湖入鄱湖，……而湖之大者东曰日月湖、军山湖，西曰青岚湖、白
沙湖……此其形势之大者。”［16］( 卷2，P25)显然，顾氏所引的志书不会是康熙十二年的《进贤县志》，只能在
此之前。而查嘉靖《进贤县志》，不载青岚湖。故可推断，青岚湖之迅速扩张乃是明中叶至清初之事。
另据康熙《进贤县志》记载: “青岚湖，在九都二十六都之西，一曰青南湖，以青溪水、南阳水出于斯
也。”［16］( 卷2，P26)这里提到南阳水出于青岚湖，但是南阳水乃是军山湖的别称，查康熙《进贤县志》，此时军
山湖已经有南阳之称，以道光同治年间两湖的形势看，军山湖水出于青岚湖根本不可能，道光《进贤县
志》对此也有过议论:“按旧志云:清溪南阳二水出于斯，故亦名清南，不知南阳即军山湖与青岚东西派
别，不得云出于斯，且西北亦别无南阳水也，恐误。”［15］( 卷3，P21)康熙《进贤县志》记载:“军山湖，邑治北，延
袤五十余里。”［16］( 卷2，P27)可见此时军山湖与道光、同治年间的形势也差不多。但是康熙志为何要作如此
与事实相悖，荒谬的记载呢?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此乃沿袭前人说法，即青岚湖在旧志所描述的年代，只

是小湖泊或小河道，其水注入军山湖，因此有南阳水出于青岚之说，而青岚湖更有清南湖之称。道光志
的作者不能理解此种变化，故疑旧志为误。
青岚湖的扩展显然会对沿湖地区造成侵蚀，《进贤县乡土志·图说》有记载云:“七都:在附郭北，南

接六都，西浸南湖，……方广仅十余里，而山少田多，家禾菽，惟西南一带地濒岚湖，可泊百石船，率常苦
水，田多成洲。”［18］( 图说，七都)从此段记述可以看出，此地西南地濒青岚湖，其地受到湖水地侵蚀比较严重，
“田多成洲”。且此地湖水可泊百石之舟，可见当时湖水之深。青岚湖水非但没有出现壅塞的现象，反
而有扩展的趋势。该县八都地方也濒青岚湖，其记载云: “八都，在七都北，西濒岚湖，西北界南昌及九
都，北逼军湖，东薄洪源，方里几三十，……凡湖之汊桥下容俱百石船。”［18］( 图说，八都)该区湖水亦深。
综上所述，河口平原之湖泊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趋势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其一，受泥沙淤塞的影响，

大多湖泊湖床逐年抬高，蓄水不易，且受沿湖垦殖的影响，湖面日缩，蓄水、防洪都面临着很大问题。湖
泊的淤塞将导致其分洪、滞洪功能的逐渐丧失，加剧当地水灾发生。其二，以进贤县之青岚、军山二湖为
代表，由于受鄱阳湖扩展的影响，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而对周边地区造成严重侵蚀，上文中“田多成
洲”的记载便属此类。总之，两类变化对湖区农业生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鄱阳湖之演变
以上赣抚河口平原河湖之变迁，实际上又与鄱阳湖体之变迁存在密切联系。明清时期跨九江、南

康、南昌、饶州四府的鄱阳湖在历史上是逐渐形成的，其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展到趋于稳定的过程。《禹
贡》中有“彭蠡既潴”之句，但是此处的“彭蠡”与后来的鄱阳湖并不是同一个湖泊。［20］谭其骧与张修桂
合著的《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认为，隋唐至宋初，鄱阳湖经过不断扩展，已经达到了相当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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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明清时期，鄱阳湖最大的特点是“汊湖”的形成与发展。但是该湖在此后趋于稳定，并没有更
大的扩展。［2］而许怀林则通过同治年间绘就的《江西舆地图》与现在的鄱湖进行比较，认为当时的鄱湖
还不如现在宽阔，此湖实际上一直是在扩展的。［2］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鄱阳湖在历史时期形成过程与原因的探讨，论述也集中于明代以前，并不足以

阐明明清时期鄱阳湖与湖区河湖演变的关系。笔者认为，鄱阳湖各湖域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各湖域泥沙淤积、江水倒灌、冲积平原的扩展与收缩以及洲滩的变化情况实际上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习
惯上，我们将鄱阳湖分为南湖、北湖两区。南湖主要是指松门山以南湖面。鄱阳湖湖体呈葫芦状，而南
湖位于此“葫芦”的底座部分。北湖则为松门山以北湖面，是“葫芦嘴”部分。而北湖不是赣抚河口平原
临近的湖域，与本文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此处暂略。
明清时期，鄱阳南湖经历了泥沙淤积、湖床抬升、湖面扩展与收缩等变化，可以概括为“南扩”、“西

淤”、“东扩”，并由此加剧了湖区水旱灾害。
1．南扩
鄱阳湖南涯有青岚湖、军山湖、日月湖及赣江南支、抚河、信江诸水汇入。明清时期鄱阳湖南侵之势

在此处最明显。
青岚湖、军山湖在明清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此在前文中已经有论述。进贤县北濒鄱阳湖的北

山地区，地势平衍，受鄱湖南侵危害最重。康熙《进贤县志》载:“北山，邑治北一百里，滨鄱湖四周皆水，
其土平衍……”［16］( 卷2，P12)而道光《进贤县志》载:“北山，邑治北七十里，在二十七八九都，滨彭蠡，四周皆
水，与天无际，其土平衍。”［15］( 卷2，P4)从康熙年距邑治一百里至道光年距邑治七十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是北山为鄱阳湖所迫，湖岸线南进的结果。又康熙《进贤县志》载:“北山据古宫亭湖之阴，衍袤广博，
横亘数十里，云林参错欎，为郡之藩屏。”［16］( 卷2，12) 而道光《进贤县志》载: “幅员广运，径以十余里计，围
以三十里计。”［15］( 卷2，P4)从康熙至道光年间北山地区已经由当时的“横亘数十里”缩小成“径以十余里
计”，其为鄱湖所侵的程度可以想见。光绪《进贤县乡土志·图说》中载: “二十九都，在二十八都之东
北，东贯芦花河，北枕八字脑，而西介田西( 二十八都) ，东南之龙山，往昔巡司之所驻也，北隅为北湖而

与东湾湖相连，水涨为一，水落为二……都方不余里，而湖据地面之半……田赋下下，水荒而草宅，春强
半犂，夏终鱼飨，农多归业于渔、樵，户口难占，第指辛丑之灾赈簿为据，而逃之靡定。”［18］( 图说，二十九都)受水
害的威胁，此处耕作困难，居民只能作出弃耕从渔、樵的无奈之举，人口逃逸严重。
进贤、余干一线湖域虽有南扩趋势，但水位并不深，“湖皆阔而浅”是此处湖泊的特点。进贤县二十

七都位于北山地区，乡土志记载:“二十七都，在县治北，为五坂之一……昔可扬帆过者，今为没踁之泥，
五坂各乡都垅皆句而曲，湖皆阔而浅，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桑之变未知所穷。”［18］( 图说，二十七都)宋代，鄱
阳湖已经推进至余干县境，余干县北康郎山在宋代时已经在鄱阳湖中，康郎山附近的湖域在明初已经是

水波浩渺，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江西的过程中爆发的鄱阳湖大战，其主战场就是康郎山附近的湖域，当

时陈友谅军“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21］( 卷1，P11)可
见当时此湖之浩瀚，但是两军交战中，时常发生战船搁浅的情况，史载: “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欲犯公
舟，舟胶浅，敌兵匝集，吴军格斗，定边不能近，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通海来援，舟骤进，水
涌，公舟遂脱。”又:“既而遇春舟亦胶浅，公麾兵救之。俄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而且由
于湖水浅，当时明军移师左蠡时，“舟不得并进，恐为敌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灯，相随渡浅。”［22］( P1040) 此
役爆发于七月，正值汛期，但此处湖泊仍不是很深，存在大量的浅滩，这与志书中所描述的“湖皆阔而
浅”是一致的。历史上鄱阳湖有 54． 7%的泥沙来自赣江。［13］( P33)而明清以来赣江西北主泓日益淤塞，赣
江东南支流日益承担起赣江的主要排水任务。而赣江东南支流基本都是流入鄱阳南湖，其中赣江南支
更是直接流入瑞洪、康郎山附近的湖域。此外抚河作为五河中泥沙量比较大的河流也于此处入湖。因
此该处湖域出现大量泥沙沉积，造成湖阔而浅的局面。

2．西淤
南昌、新建、永修一线湖域，是为鄱阳湖西涯。此处湖域受赣江主泓、修江、潦江之水。由于以上河

水泥沙量比较大，明清以来此湖域淤塞严重，其湖床日益抬高，河口三角洲发展迅速，湖滩、河滩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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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导致此处河流都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排水不畅问题。
赣江主泓西流在明清时期也对西鄱阳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最为主要的是其泥沙的增多导致吴城

附近的赣江口出现了众多的洲滩，火烧洲、绵条洲和大洲等河口沙洲得以形成，对于河水的排泄造成了
很大的困难。新建县北濒湖地带纵横三百余里的草洲就在此处，民众于此时入洲割草用作肥料、燃料
等。［5］( 卷97，P15)整个鄱阳湖并不只是此处有草洲，但是以此处为最大，都昌、新建、南昌、进贤居民都于此
割草，可见当时该洲规模之大。此处大规模草洲的出现正是鄱阳西湖湖床日益淤浅所造成。①

而修江也于此入湖，其本身也多泥沙，明清时期，该河下游排水日渐困难，导致形成了蚌湖、牛鸭湖
等河口湖。修江流域下游日益遭受鄱湖水倒灌，使修江在清嘉、道年间两次决口，分出一条河道北流由
土牛嘴入湖。［23］( 卷12，P1)产生这种情况，究其原因: 一方面当然是河流本身排水不畅，而另一方面则是湖
床淤塞、抬高，顶托所致。

3．东扩
鄱阳县一线湖域，是为鄱阳东湖。该湖域受鄱江、信江等水注入。隋唐以前该地区为鄡阳平原，鄱

阳湖水南扩以后，该平原沦为湖泊，鄡阳城也沉于水中。［24］而鄱阳县则取而代之成为水陆交通要冲。明
清时期，受鄱阳西湖挤压，鄱阳湖水大有东扩之势。鄱阳城位于饶河入湖处，频受鄱湖水之冲塌，其修圯
史实际上也可证明鄱阳湖东扩之趋势。
据资料统计，明清时代，鄱阳城修筑了 18 次，其屡修屡塌在此可见一斑，以记载所见，当时直接由于

水冲而坏的就有 8 次之多。而至同治年间，该处已无城。可见当时鄱阳湖东扩对于此城所造成的压
力。②

鄱阳东湖东扩的另一表现是，明清以来，鄱阳湖对于东岸的侵蚀越来越严重，出现大量的汊湖。这
些湖泊枯水季节各自成湖，汛期则与鄱阳湖连成一体，日渐侵蚀鄱阳湖东岸地区。枯水季节，此类汊湖
大多与鄱江或与鄱阳湖相通，成河流、汊湖。汛期，此支流、汊湖与鄱阳湖相连，势成汪洋。鄱阳地区方
志中对于此类湖泊记载极多，比如鄱江南岸诸湖 190 余处。祝君坽、鸟坽湖、南珠湖、枫木湖等都在汛期
与鄱阳湖相通。志载:“凡此东通新开河口，南通白家汀港，西通祝君坽，春夏水涨会为鄱湖，秋冬水落
洲出，各湖见焉。”［25］( 卷1，P48)又载:“鄱阳湖，去城西四十里，会江、饶、衢、徽之流汇于大江，跨南昌、南康、
饶州三郡，广袤数百，东境属饶，春涨则与鄱江接连，水缩则黄茅白苇，旷如平野。”［25］( 卷1，P40)

明清时期赣抚河口平原水旱灾害也呈加剧状态。经笔者综合统计，明清时期河口平原灾害频繁，
500 余年水旱灾害合计 176 次，平均不足 3 年就有一次灾害发生。其中水灾偏多，占整个水旱灾害的
71%以上，而且还有逐渐加剧之势。水旱灾害频发的原因虽比较复杂，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其显然
与当地自然环境、河湖状况的恶化存在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河口平原水旱灾害表 单位:次

灾等
年代

1 级 2 级 4 级 5 级 总计

明代 14 31 24 11 80
清代 13 57 22 4 96
总计 27 98 46 15 176

资料出处:上海气象局等合编:《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 上海气象局，1978 年) 。各个时期当地的地方
志。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1991 年) 。《鄱阳湖研究》编委
会:《鄱阳湖区自然和社会经济历史资料选》(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 。灾害等级划分沿用《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
候历史资料》作法，其中 1 级为大水灾，2 级为一般水灾，4 级为一般旱灾，5 级为大旱灾。

明清时期，无论是赣抚河口平原境内河流、湖泊，还是鄱阳湖自身的变化都有加剧湖区水旱灾害的
趋势。清人胡文翰于《江西水道疏浚议》中有言: “鄱湖之为泽地也，同章贡二水会流而成，春夏则浩澣
无涯，秋冬则赣川如带……而频年以来霖雨暴涨，湖水倒灌，累月不退，此非湖之有异于昔，乃诸川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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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关新建县北草洲之状况可查看:同治《新建县志》卷 79《艺文》，页 14 上。
据同治《鄱阳县志》、同治《饶州府志》、康熙《鄱阳县志》、正德《饶州府志》等统计。



之路有异于昔也……鄱湖，江西之下流也，南昌在西南，饶州在湖东南，南康在湖西，九江在湖北，故诸郡
之水皆倏涨倏退，而四郡附近于湖，一涨不能即退，不惟不退而反日涨，岂昔日湖深而今日湖浅乎? 亦昔

日入湖之路陡，今日入湖之路平耳! 平者何? 泥沙壅塞故也。”［25］( 卷18，P26) 泥沙壅塞导致鄱阳湖日益淤
浅，容水量减小，而水势难消，造成对沿湖的侵蚀，古人之论不无见地。
总之，明清时期，赣抚河口平原河流逐渐淤塞，水位上升。同时，具有分洪功能的诸多中小湖泊也日

益遭受农业占垦与泥沙威胁，日渐萎缩。军山、青岚二湖虽有较大扩展，但对于原有农业区而言，实为水
患加剧过程。鄱阳湖亦有东扩、南扩趋势，且湖床淤塞，蓄水量减少，由此形成的湖水顶托倒灌，导致境
内河流排水不畅，而酿成洪灾。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河湖变化对当地农业生产等造成了不
利影响。从明代中叶开始，湖区开始修筑大量的圩堤，大规模农业开垦也是始于此时，并由此进一步加
剧了当地的水旱灾害。［26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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